
4 2025年3月17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王晓云 终校／马丽芳

洱海

本报地址：大理市太和街道榆锦路1号 总编室：0872-2121515 综合办公室：0872-2223774 广告服务：0872-2121525 2139222 邮政编码：671000 广告许可证：大工商广字001号
定价：378元/年 零售每份1.5元 大理天龙印务广告有限公司印刷（地址：大理市凤仪创新工业园区 电话：0872-2511268转8113）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州分公司

乡愁大理
一单遇见大理

玉兰报春 陆向荣 摄

净得让人沉醉的蓝天，洁白的
云，翠绿的群山，缤纷亮丽的野
花，嶙峋岩石上美丽的苔藓图

案，肆虐的寒风，安静清宁的草甸仿佛
能净化尘世的繁杂，洗去心灵的尘埃，
置身海拔 2580 米的宾川乌龙坝高山草
甸，仿佛便远离了尘嚣和烦恼。

缘于对自然、生命的热爱，盼望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许不必太远，也
不必是世界奇观，只要是心中的向往，
便是心灵的天堂。

心中的风景，催促着探访的脚步。
从宾川县城穿过，渐入青山环绕的道
路，空气湿润清新，窗外风景不断变化，
时而路过美丽花朵，清香扑鼻，时而苍
松入眼，清爽舒服，新鲜的空气，醉人的
蓝天，让人感到纯净悠远。

探访高山草甸，完全是一次陌生的
遇见。一路问询，终于到达乌龙坝地
界。停车进入山中，开始探寻秘境。冬

日的阳光穿越山林照下来，带着暖意，
冬天即将过去，草木的生机已经显露出
来，踏着野草铺成的厚厚的地毯，走进
高山草甸。此时并不是草甸最美的季
节，草色枯黄，花开稀少，但不同季节有
不同的美，淡然的花开，寂静的草原，我
喜欢这样安静深沉的美。

眼前呈现一片宽阔地带，我们已进
入真正的草甸。一抹深蓝，一束暖黄，
一朵淡紫，白色的蒲公英花球，偶尔有
一片粉红小花……都是一个个美丽的
片段，我像数星星一样，数着每一个惊
喜发现，每一朵花、每一株草都是那样
的优雅精致，把生命的美极尽写意在广
阔的天空下。

漫步草甸，在自然里畅享天然纯
粹，触摸自然灵性，接受纯净阳光的洗
礼。此时的我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天
真快乐地在草地里畅行，又像化身为了
花草，自在于天地间绽放。时光美丽，

心灵轻盈，像蝴蝶扇动轻灵的羽翼，徜
徉花草间，寻觅生活的甜蜜。

乌龙坝草甸上植物种类繁多，展示
着它们的季节属性，各有各的生命时
区，有的枯黄，有的斑斓璀璨，有的在开
花，有的在结子，有的在拔节生长，草地
上的生命绵延不停，缤纷又丰富。在众
多的植物里，还有很多中草药植物，真
是富有的草甸，植物的天堂。倔强生长
的蒲公英随处可见，有的展开白色的小
伞，有的开着金黄的小花，蓬勃的蕨类
植物随处可见，开着紫蓝花的龙胆草是
冷美人，还有开着序列串花的夏枯草。
夏枯草原本夏天就枯萎了，但在高寒地
带，它的生命被延长，穿越冬季，却繁盛
依然，这真是奇迹。这是一片自然生态
区，植物生长的环境不受干扰，所有的
花呀草呀才能生长得如此肆意妖娆。

远看蓝天下的草甸很小很小，走
进其中才感觉到其广阔无垠，置身草

甸，渺小的却是我，恰如一株草一朵
花。茫茫草海，任我闲情漫步，阳光让
吹来的风也有些许暖意，厚实绵软的
草地，抚摸着脚底，头顶的蓝天纯净高
远，白云就在山巅，似乎伸手可触。此
时我似乎离蓝天很近，目光所及晴朗
无垠，心情随之开阔，草甸美得迷人，
在她的怀抱里，尽情放松，自由地畅快
呼吸。

漫步在柔软的草甸上，脚下舒服
极了，我想着要是盛夏来，那该是怎样
的蓬勃旺盛呀！山坡有零星灰白岩石
耸立，在草地中形成一个独特景观，我
们向上攀爬，去一探究竟。在这样的
高山地带，草甸展现多姿多彩的景色，
展现着生命的倔强与坚韧，枯黄中时
有一抹绿意点燃生机，或者一颗两颗
红果，或者一朵灿然开放的小花，这样
的遇见，让人惊喜。

草甸陡坡地带，出现一片灰黑的

岩石群，有着远古的色彩，在草地中成
了一个独特景观，山风凛冽，寒意侵
袭，冬天的意味浓烈起来，感受了高处
不胜寒的意境。那些岩石被自然的风
霜雨雪侵蚀得千姿百态，各有形状，尖
削的岩峰，坚硬冰冷的岩石，耸立在草
甸中，形成鲜明的对比。庞大的岩石
上有深褐色图形，像自然的密码，走近
看才知道是苔藓生长形成，精美的图
案，巧夺天工，自然界的生物实在令人
惊叹不已。另一块岩石覆盖着红色的
植物，细看又发现岩石上竟然长有玲
珑的多肉，真是惹人喜爱的奇观！生
物多样性生长，绘成一幅精妙美丽的
高山草甸画卷，在蓝天下铺展，静静等
待有缘人来相遇。

亲近自然，探访秘境，在广阔的草
甸舒展心灵，感受生命之纯净大美。沉
醉在草甸博大安静的怀抱，陶醉于安
静、清宁的世界，让心沉静下来。

宾 川 乌 龙 坝 探 秘
■ 范茂华

南的通志、地方志中曾先后出现
过八种传染病，其中就包括“疠
疫”（麻风病），这些记载至今约

四百年。云南省麻风病防治曾由教会
与各地方政府合作开展。民国时期，
云南省政府将治疗麻风病列为四大要
政之一，与修路、足兵、禁烟具有同等重
要地位，与疟疾、甲状腺肿并列为云南
三大地方病。

1920年，云南省警察厅在昆明市东
郊金马寺狗饭田建立了首个麻风院，就
此，云南现代麻风病防治拉开序幕。

1933 年至 1947 年，云南省政府先
后制定下发了《云南取缔麻风办法》，
但由于战争和经济不景气，加之诊断
技术等因素制约，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更多是流于形式。那个年代，麻风病
被称之为不治之症，麻风病患者曾遭
受驱逐、枪杀、火烧、活埋等迫害，恐
惧、歧视、偏见与麻风病如影随形，麻风
患者如鬼魅般存在，大多苟且偷生，也
有自杀而亡者。而这种偏见始终存在，
影响至今。

1982年推行麻风联合化疗后，全世
界登记麻风病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中
期 的 五 百 多 万 减 少 到 2020 年 底 的
129192 例，减少了近 97%，可谓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治疗成效。每年新发现病
人数在 1998 年达到高峰，共报告发现
麻风病人 804357 例，以后逐年减少，

2020年减至 127396例。2020年有十五
个国家和地区新发病人数超过 1000
例，这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新发
病人 118369 例，占全球的 92.92%。其
中印度65147例，巴西17979例、印度尼
西亚 11173 例，占全球新发病人数的
74.02%。

在中国，1949年至 2020年，全国共
发现麻风病人约51万余例，其中5万例
以上有四个省份，分布在广东、江苏、
山东和云南。2020年，全国报告新发麻
风病患者 406例，新发患者数居前五位
的省份为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
五省合计占全国的69.61%，发现率居前
五位的省份分别是云南、贵州、广西、西藏
和海南。云南省 129个县（市、区）均曾
有麻风病流行。2020年，全省共报告发
现麻风病人128例，其中新发119例，复
发9例。截至2020年底，累计报告新发
麻风病人56432例，复发1256例。除去
死亡等原因减少外，还有治愈存活者近
1.4 万余人，有现症患者 302 例，患病率
为 0.64/10 万。累计发现病人数居前
五位的州（市）分别为文山州、楚雄州、
昆明市、大理州、昭通市，其中洱源县
的患病率高发期时为 27.3/万，现已基
本“清零”。

洱源县的麻风病防治记载始于
1920 年。《洱源县志》载：“麻风病，在境
内流行历史较长，1920 年首次发现病

例。因政治腐败、医学落后，群众对麻
风病缺乏科学认识，有恐惧心理，对病
人歧视至敌视。曾发生枪杀和活埋病
人事件，一些病人被迫四处逃匿或隐
瞒不报，致使病菌扩散，发病率较高。
1933年，邓川、洱源两县分别在江尾玉
石场和城南干涧龙王庙办麻风病人收
容所，管理人员每所男、女各一人，洱
源所收容 71 人。1941 年，洱源县当局
将不少麻风患者赶往荒山饿毙。其他
如父兄打死患麻风病的子弟，儿女将
患麻风病的父母赶出家门；街道居民
不许麻风患者在当地居住；很多患者
沦为乞丐，或因悲观失望而上吊、投
河、服毒自杀。”

《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大事记》记
载：民国十九年（1930），洱源、邓川教会
成立后，美国女传教士万恩普在洱源建
麻风隔离所，为患者治病传教。

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1980 年
间，洱源县主要采取隔离住院，使得
大部分病人无法及时治疗，治疗率达
40%左右，治愈率也较低，畸残率较
高。治疗药物以单药氨苯砜（DDS）、大
枫子油、氨硫脲为主，辅以维生素 B1、
维生素 C、硫酸亚铁等治疗，由防疫员
到点发药。

洱源县先后成立了洱源县山石屏
麻风疗养院、牛街干海子麻风院、邓川
麻风院（玉洱村）等，麻风病人自行集中
的有洋芋山麻风村。

1980年前的防治措施，主要是反复
调查发现病人，扩建病院，强行隔离。
这种隔离管理办法，病人怕进病院，讳
疾忌医，发现病人靠普查，查出病人畸
残多，加之病院病人治愈后社会不容，
家庭不收，认为治不好，病人只能长期
住院，靠国家供养，等待老死。麻风防
治医护人员也倍受歧视，顶着社会压
力，心理负担重，导致麻风防治人员大
多不能安心，长期处于变动状态。

连载􀃊􀁊􀁔

木蔓发，春山可赴。
歌咏春天的诗句早已被古

人写尽，却不及眼前这一幕触
手可及的鲜活。春天把远道而来的
浪漫铺在祥云县普氵朋镇广袤无垠的
山水之间,挂在天峰山青绿的春山之
巅，群山延绵不断，松声空谷回响，像
一幅久未着色的画卷，被染成一派初
起的青绿山水，苍苍翠微、青绿交织，
不知其有几许遥远。

天峰山是令人神往的，清幽晚
翠，可听风吟。天峰山又是让人沉醉
的，松风流云做知己，青崖放鹿且长
歌。天峰山之于祥云县普氵朋镇，每一
个人都铭心刻骨，毫不逊于风花雪月
之于大理、李杜王孟之于盛唐、小桥
流水之于姑苏……那是记忆中的专
属，不论是鲜衣怒马的少年，抑或是
独在他乡的异客，天峰山都在他们梦
想的彼岸矗立永远，泛着温润饱满却
不灼人的光芒。提起天峰山，就会想
到每年二月十五歌会热闹非凡的空
前盛况，就会想到老君殿传来的隐隐
疏钟，三天门珊珊可爱的石狮憨态。
记忆中曾无数次上山下山，也许是为
了祈福，抑或是为了理想迎来送往，
每次均是匆匆忙忙。这般风传花信，
雨浥轻尘的天峰春意，行色匆忙之
中，生怕无暇理会。

时令已至立春，天峰山春雪消
融，晨雾渐隐，层峦褪去纱帐，玉笋峰
便露出嶙峋的风骨。青苔爬上石阶，
雀嘴茶舒展新芽，山棱线在云气中愈
发清晰，莽莽林海更加苍翠则如大写
意 ，仿 佛 简 笔 勾 勒 的 山 水 ，春 意 无
限。惊蛰将至，三天门前古老的樱花
树重新焕发生机，一夜开满了仰头目
光所能及的寥廓宇宙。

天峰山的樱花，绝不似世间粉红
俗腻、花团锦簇的其余种类。这里
的樱花花瓣小巧剔透如同清露，盛
开时绝不三五成群，只各占枝头，自
有 风 流 别 致 。 一 树 树 花 瓣 洁 白 晶

莹，白锦无纹烂漫，玉树琼葩堆雪，
远远望去仿佛琼芳坠落人间，不染
纤尘，且唤作清樱吧。那远岫出云
的一枝独绝，在矗立亘古的照壁前
摇曳生姿，伴着青瓦白墙见证了古
往今来的熙熙攘攘。风穿林而入，
一羽羽的樱花，如柳絮而起，翩然坠
落，跳着轻盈飘逸的惊鸿舞步。此
刻并不需要一把纸伞来撑起春意，
空气中有春日草木的清芳，发髻上
有随风摇落的花瓣，吹面而来是杨
柳春风，这阳春三月散发着的韵味，
如何不令人沉醉？

已而夕阳在山，归鸟在天边的暮
色里掠过，对唱的情歌在林樾间荡起
悠远的回响。如若有大把的闲暇光
阴，也可在歌会散后，月上中天之时，
独自在山中徜徉，满月挂在枝头，清
辉充盈其间，清冷素色的春樱，沐浴
在清凉的月色里，一树昏黄，一念净
心，又是另一番光景。

枝头尚喜春意闹，别有清露做芳
尘。吟赏春风乍起吹香雪时，也不妨
俯首天峰照壁之下的落英缤纷，且不
必问葬花人何处、更无须为之黯然，
这不就是自然法则么？樱花之花期
不过短短数日，却成就了最美的春
景。当远离故乡或惊觉光阴流逝之
时，心头可有如此一株春樱绽放，在
苦苦寻求的理想边缘平平仄仄地跌
落，抚慰着那些难以押韵的心绪。至
于生命中求而不得、难以咽下的山水
曲折，何不忘掉，以这单薄春裳去抵
岁月漫长？

樱花开了又落，燕子去了又归。
药王殿屋檐下新折的嫩枝渗出清苦
的汁液，洇湿了整个春天的信笺。王
维早在千年前盛唐的山水园林里寄
出了春山可望、倘能从游的诚挚邀
请，此时春樱漫漫、春风漾漾、春水潺
潺，又是一年二月十五天峰山歌会在
即，何不趁锦瑟年华，呼朋引伴赴此
春山。

值此青绿上春山
■ 李晓亮

春花，极常见的一种花，也是我
父亲母亲最喜爱的花。

椭圆的叶片，简单的花形，
仅五个花瓣。花心的一点深红随着花
瓣的展开渐变成粉红，像一枚枚大纽
扣，没有妖娆纷繁的姿态，也没有香
味。长春花有好多别名，四季梅、日日
春、四时春……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种四季常开的花。老舍先生的
散文《养花》中提到“只喜欢好种易活
自己会奋斗的花”，每次读到这里，我
都会微微笑着，脑海里便浮现出这长
春花来。

我的父母爱养花。记得童年时，
我家的小院曾开满各色各样的花。别
的花都规规矩矩待在自己的地盘上，
月季、蜀葵和绣球在花台上摇曳生姿，
朱顶红和茉莉在花盆里含苞吐蕊。只
有长春花到处“乱跑”，墙角边、花台缝
里、鸡窝旁、水沟沿上，这里一丛，那里
一棵。风儿吹到哪儿，便把它细细的
种子带到哪儿，它就在那里扎下根，欢
欢喜喜地开起来。

我家院子正中是一棵阔叶树，离
地面不高处就有两个分叉，我和弟弟
叫它“骑马树”。放学以后，我和弟弟
总喜欢骑在树上玩。忙碌一天的父亲

就在院子里看报、浇花、喂鸽子。鸽群
起起落落，雨点儿、瓦灰、红绛都有，白
鸽也有。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饭菜
的香气渐渐飘满小院。长春花就那样
毫不起眼地开着，开着，静静地。这朵
开了，那朵又谢了。不经意地，给我的
童年增添了一抹动人的粉色。

长大后，我们离开了小院，长春花
也淡出了我的视野。几十年的时光好
像快放的电影胶片，忽地一下就过去
了。再后来，父亲走了，母亲紧跟着也
走了。在那段昏暗的日子里，我无法
为他们写一篇完整的文字，因为每每
想起，便会泪目。在父母眼里，我一直
是那个爱哭鼻子的黄毛丫头。

又见长春花，是在十畝大道旁。
大理的九月，秋雨一场接一场。我下
班的时候，看见长春花的明艳粉色迅
速点亮了雨后的阴霾，一朵又一朵，争
先恐后地绽开笑脸，一片又一片，随着
道路延伸到每一个院落，灿烂了回家
的路。

长春花，平凡而朴素的花，就像一种
平凡而朴素的幸福。心心念念开在我梦
里的长春花，如今又开在我家门前，我恍
如又回到童年的小院中，这让站在花前
的我，不知不觉间又一次泪湿双眼。

又见长春花
■ 吴瑞诏

草

长

云

纯

风解开绳结

把春天泊进洱海的瞳孔

云在瓦片上晾晒掌纹

衣袂掠过鲜花饼店的裙摆

轻叹了声倒春寒

苍山把积雪轻轻掂量

刚好是一程月光的运费

凤阳邑在茶马古道里泛黄

春色正漫过长满芒草的土墙

蝴蝶泉吐出最初水晕

千寻塔站在时光的倒影里

等所有被吹散的蓝

重新游回扎染的底色

南来的归燕
在村口的山脚拐了个弯
那一树的桃花就开了
呢喃的燕语 是春天
最早的问候

轻风拂柳
漾起清波层层
沿岸的野花 知名的
或是不知名的
簇拥着竞相开放

聆听花开的声音
在清晨或是暮昏
携一缕轻柔的春风
静听春的花事
让心归于平静
让春天拔节的声音
荡过心头

字加华
聆听花开
的 声 音

杜丽芬古 井
在岁月的褶皱里

古井静静卧着

青苔是它的旧衣裳

记录着漫长的时光

井口的石头 被绳索勒出

一道道 深刻的印痕

那是岁月的笔触

书写着无声的坚韧

井水 幽深得像眼眸

藏着数不清的故事

映照过挑水人的身影

和四季更迭的天空

风吹过

带来外面世界的声响

它却依旧 守着自己的深邃

在时光中 不慌不忙


